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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鸣（黄山）

徽州的地名里，藏着许多水。堨田的
“堨”字，便是一个与水有关的古字——砌
石引水的堰坝。南朝梁大通元年，新安内
史吕文达在丰乐河上倡建吕堨，拦河筑坝，
开浚水渠数十里，南达岩寺，北通堨田。数
千亩水田得堨水灌溉，村名便由“湖田”改
为“堨田”。这一改，便是将近一千五百年。

我第一次去堨田，是循着丰乐河去
的。河水从黄山光明顶一路下来，到了这
儿便缓了些，在村口盘桓一圈，像一条青灰
色的绸带。村口那棵古樟树还在，浓荫匝
地，树下坐着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堨田的
来历，一个老人指了指河：“水就是村子的
命。没这道堨，哪来的田？没田，哪来的
村？”话说得朴素，却把近一千五百年的因
果说尽了。

堨田是有底气的。这份底气不光来
自水，还来自人。北宋重臣吕端、南宋理
学大师朱熹、明代画家郑重，都在这片土
地上留下过足迹。村中现存普济桥、白果
厅等古迹，走过那些窄巷，石板路磨得发
亮，墙角的苔藓绿得发黑。这里的每一块
砖都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湿漉漉的，
沉甸甸的。

徽州跳钟馗——歙县雄村义成、郑村
堨田、徽城渔梁三地端午所承之古傩舞，已
于2010年入选安徽省省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名录（传统舞蹈类），是徽州人用身体记
忆守住的一条活的文化根脉。

那次去，白天在村里行走，除了几个
老人，少见年轻人的身影。推开一座老
宅的门，天井漏下的光柱里，灰尘在飞
舞，雕花的窗棂结了蛛网。村里的干部
告诉我，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的多
是老人。我怅然，这样下去，再过二十
年，谁来跳钟馗？

这种不安在夜里被放大了。那晚我住
在村口的老客栈，半夜被雨声惊醒。雨不
大，却绵密。我披衣起身，走到廊下，隔着
雨幕望向村中心那座最大的祠堂。那里本
该是排练跳钟馗最热闹的地方，此刻却黑

漆漆的。雨水顺着黛瓦滴落，砸在青石板
上，发出单调的回响。那一瞬间，这座千年
古村像一艘搁浅的船，在雨夜里微微摇晃。

从堨田出来，沿丰乐河往下，便是
渔梁。

渔梁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水边人家。渔
梁古街距歙县南门不过五百米，是徽州古
城最重要的水陆码头。明清时期，商船往
来，百货云集，至今仍保存着古代街衢、水
埠和码头的原始风貌。走在渔梁街上，脚
下是光滑的卵石，两旁的店铺门板还留着
旧年的字号痕迹。江风从渔梁坝那边吹过
来，带着水腥气。

真正让堨田和渔梁在精神上连在一起
的，不是水，而是钟馗。

跳钟馗是古徽州一项古老的傩舞民
俗，起源于宋元时期，盛于明清之际。每年
端午前后，歙县多地都会举行这一活动。
而在所有流传地中，雄村镇义成村最为特
殊。它坐落在新安江畔，江水在此处拐了
一个弯，将村庄拥入臂弯。正是从这里开
始，钟馗的面孔变得具体起来。

义成的钟馗，是醉着的。作为这一非
遗的核心源头，义成的表演没有复杂的剧
情，只有纯粹的舞动。钟馗饮酒、抓蝴蝶，
甚至喷火，步伐踉跄却又法力无边。他不
需要特意捉妖，仅凭一身醉意和手中的钢
叉，便足以震慑四方。新安江的浩渺烟波，
似乎赋予了这里的钟馗一种开阔的气象，
那是属于大江大河的野性与豪放。

堨田的钟馗，则是醒着的，且满含温
情。这里侧重的“钟馗嫁妹”，是一场发生
在丰乐河畔的内敛仪式。表演中有蝙蝠引
路，有五毒作乱，更有花轿、媒婆与丫鬟。
钟馗不再是那个凶神恶煞的判官，而是一
个小心翼翼呵护着妹妹出嫁的兄长。师传
有“请愿神君”“清吉平安”等“钟馗十六
招”，更有惊险的“上高台”杂技套路。一个
面目丑陋的驱鬼之神，极力维护着婚礼的
喜气，不让邪气冲撞——这份巨大的反差
里，藏着民间最朴素的家族守望。

渔梁的钟馗，是怒着的。它虽传承了
义成的传统，却剔除了醉意与温情，着重演

绎“钟馗除妖”。表演者以大义凛然、寒气
逼人的杀气让人震慑。渔梁是码头，南来
北往的人多，五毒六邪也杂，这里的钟馗手
持宝剑，面戴狰狞傩面，以夸张的肢体动作
斩杀五鬼。他是一个纯粹的守护者，没有
世俗的牵绊，只有驱邪避疫的刚烈。

同一个钟馗，在义成是新安江畔醉舞
降魔的判官，在堨田是丰乐河边送亲护妹
的兄长，在渔梁是练江渡口斩妖除魔的猛
士。一个“堨”字管着田里的水，一个“傩”
字管着心里的“鬼”——徽州人把日子过得
既实在又隆重。

我是在端午前一天到渔梁的。古街上
已在准备次日的跳钟馗，几个后生正往脸
上涂油彩，一个老人在旁边指点动作。我
问老人跳了多少年，他说：“从小看到大，从
大跳到老，记不清了。”他的脸被岁月刻得
沟壑纵横，像极了丰乐河两岸的梯田。

第二天清早，我赶去堨田。锣鼓一响，
钟馗出了场。大红袍，状元帽，手持宝剑，
身后跟着小鬼和五毒。队伍从村口游到巷
尾，从这家进从那家出。村民们把钟馗请
进家里，像是在请一个远道而来的亲戚。
那一刻，昨夜雨中的那份寂寥被喧闹冲淡
了。我看着那个戴着沉重傩面的钟馗，汗
水顺着面具的边缘渗出来，在那狰狞的五
官上流淌，宛如泪痕。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近一千五百
年前，吕文达筑堨引水，把荒湖变成了良田；
四百多年前，先民们跳起钟馗，把恐惧变成
了盼望。一个管着地上的水，一个管着心里
的鬼，都是在这片土地上活下去的本事。哪
怕年轻人走了，只要这锣鼓还在响，这面具
上的汗水还在流，村子就还在呼吸。

水会流走，傩会跳完。可是，丰乐河依
旧漫过那道古堨，新安江依然托举着义
成的倒影，田里的
稻禾年年转青，那
个戴着傩面的身
影，还会在某个黄
昏，从老祠堂的台
阶上一步一步走
下来。

水边上的钟馗水边上的钟馗

从蒙城到涡阳，不
过一小时的车程。从
庄子祠到天静宫，仅半
天时间，但重走了大半
生，更顿悟了人生。

还不算太晚。幸
亏现代信息传播通畅，
让我早知先贤。从片
言只语到成卷的经典
之书，几次三番，有读
有悟，或深或浅，半世
相随，多有裨益。

从蒙城到涡阳，仿
佛由浅入深。年轻虽
知先贤，但中年才读
懂庄子，老年才深知
老子。

一生追寻，不就是
在追寻先贤之悟吗？

非得曲折跌宕，岁
月流逝，尝遍人间辛
苦，走得心疲力竭，才
能与先贤走得更近一
些吗？

知其不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得失随缘，
将焦虑和担忧弃之一
边，走在堂堂正正的生
命之路上。面对平淡，
面对苦难，面对英雄无
用武之处，所谓“人皆
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
用之用也”，不是针对
此症的良药吗？体验
和经历，皆是渡你的船
帆，会让你开悟，从而
丰盈坚强自己。

孤独有时远比置
身芜杂繁乱的群体更

显必要。孤独是有层级的，如入低俗，流于庸
常，内心的纯净就会污染重重，人生的安宁也
将去而难以复返。而在大自然或书海中，享
受自己的孤独，思想如天空的鸟儿自由飞翔，
孤独变得无限优美。

鹤立鸡群，是鹤站错了位置。若真是鹤，
又何必与鸡共舞。愈能放下俗念心欲，愈能
超然于物外，心神安然，无所畏惧。方生方
死，生死自然，如进出家门。只有这样，才能
看淡生死，活得自在，活出精彩。须允许一切
发生。人生不完美，方是规律，用心若镜，故
能胜物而不伤，任凭风浪起。

由庄子由浅入深的故事，走向老子深奥
的论道，渐行渐近，豁然开朗。那原本晦涩难
懂的字句，竟如此亲近人心。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精通自
然之变，明晓世运起伏，老子不负盛名。

老矣才读懂老子，也算是人生不至于糊
涂一世。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本应是人一生的
修行，天下无纯粹的圣人，所谓圣人正是从
抑制自身的欲望杂念，竭力保持当初质本
洁净的勇士。他们也时有过错，但即知即
改，始终铭记纯真自然之心，与人生一起精
进成就。

当有定力，一以贯之，如植物生长之土
壤，扰动则适得其反。凡大事，循其规律，方
能生成。

见老子，叩拜再三。神乎其神，连其卒年
世人皆不得知，似乎已化身于大地自然。

孔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
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
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
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此言
极是，龙已不见身，但龙神、龙脉，在亳州却清
晰可触。一位位蒙城人、涡阳人，都令我仿佛
闻着老庄气息，我既歆羡他们，也为他们骄傲。

一方土地养一方人。他们世代承享着老
庄最直接的滋养，那是足以笑傲四方的福祉。

从蒙城到涡阳，这一程很值。我本是一
位寻常过客，感谢这片古老而又四季分明的
土地，它此时接纳了我，也濡染了我。

此刻，我心灵获取满满，却懂得人生可以
不圆满，什么又是人生真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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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云燕（河北）

终于结束了将近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作
为从业多年的人力资源师，我的工作由各种
KPI组成，上班时走路风风火火，连说话都是

“能两句绝不三句”，言简意赅。离开工作岗
位后，生活的快车突然“拐弯”，变慢的节奏让
我一时很不适应。

不过，我很快发现，退休后的生活，依然
有KPI，也可以细细体味另一种人生美好。

第一个“关键绩效指标”是照顾好爱人。
爱人是名普通民警，扎根基层，忙不完的事
儿。他手机每天二十四小时开机，咨询法律
问题的、处理邻里纠纷的……琐碎而耗神。
性格外向的他，深爱这份工作。他的口头禅
是：“吃好了，心情就好。”我用心准备他喜欢的
吃食，手艺尚待提高，但是场面已经做足。他
下班回来，家里窗明几净，能吃上现成饭，每天
都乐呵呵的。回他老家，我还定要背上二三
十斤重的地道苏北煎饼回来。“啥也比不上家
乡的味道。”爱人吃那么开心，是想家乡了。于
是，我们约定，哪天坐上高铁，一起回去看看，
好好尝尝老家的乡土美味。

第二个“关键绩效指标”是守护好妈妈。
妈妈喜欢旅行，却常年忙着照顾家庭，很少出
门。我退休了，带妈妈出游，就是最重要的事

儿。妈妈是我最默契的旅行搭子，只要我提
议旅行，她定会满口附和。前不久，我们去高
邮湖看落日，落日把湖面熔成碎金，帆影在桔
色晚霞里轻轻摇晃，风里满是松弛的味道。
太阳变成了一个明亮的球，一艘快艇在光韵
中疾驰而过，拉起长长的水波。妈妈忙得不
亦乐乎，帮我拍各种视频和照片。在她眼中，
女儿是天底下最美的人。我们并肩坐在堤坝
上，风也柔和，水也摇曳，连远处的船也美得
动人。

第三个“关键绩效指标”是养好自己。
退休后，终于有了大把的自由时间。不必被
谁催促，我反而更加努力，每天坚持读书写
字。让自己的所思所想如小溪般缓缓流淌，
看自己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我感到无尽的
幸福。我喜欢钢琴，便报名去学，只要练习，
就会慢慢进步。我喜欢音乐呈现的美丽世
界，悲欢离合，都用音符来表达。我喜欢画
画，就随意涂鸦，不求得什么技法，只要自己
开心就好。我还计划着，去博物馆做志愿
者，或是去做社区义工……生活，原来可以
有如此丰富的内容。

当我写下自己的“KPI”，心中暗暗对自
己说：“要加油哟。争取年底时，拿个漂亮的
绩效成绩，让每一寸光阴都不虚度，让这个世
界，因为有我而更加美好……”

我的退休“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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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继平（合肥）

病房的灯光柔和，却略带苍白，落在父亲
花白的头发上，也落在他日渐消瘦的手背上。

父亲八十五岁，原本身体硬朗，能吃能
睡，步履轻快。谁料春节一过，骤然倒下，
重病住院。往日那股利落劲儿，一下子没
了踪影，起身、落座、行走样样都离不了人
搀扶。我和大姐轮流陪护。每天傍晚，我
都扶他去医院楼下的公园慢慢走走。父亲
已是步履蹒跚，上坡或转身时格外吃力，整
个身子几乎都要靠着我才能稳住。晚上，
我轻轻托住他的胳膊，扶他缓缓躺下，再小
心掖好被角。

在许多年前的乡间小路上，童年的我背
着书包一路蹦跳着去上学，脚下一绊，重重摔
倒，书包甩出去老远。膝盖火辣辣地疼，眼泪
一下子涌了出来。父亲快步走过来，没有半
句责备，只伸出一双宽厚有力的手，稳稳将我
扶起。他轻轻拍掉我身上的土：“哪儿跌倒，
就从哪儿爬起来。”

那双手，曾是我童年最坚实的依靠。摔
倒时的搀扶，扶起的不只是跌倒的身体，更是
一颗胆怯脆弱的心。父亲不善言辞，却用最
朴素的行动教会我：人生难免磕磕绊绊，跌倒
不可怕，重要的是爬起来继续向前。那些年，

他扶我走过泥泞的路，陪我走过懵懂的童年，
把勇敢与坚韧悄悄种进我的骨子里。

如今父亲年迈多病，我从那个被搀扶的
孩子，长成了搀扶别人的人。我学着他当年
的模样，用细心与温情，接住他渐渐老去的岁
月。这份搀扶，不再是儿时那一瞬间的拉起，
而是漫长岁月里的耐心守护与温柔陪伴。

搀扶从来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血脉里
代代相传的温情。我的儿子正读高三，在书
山题海里奋力前行，压力与疲惫时常写在脸
上。我不多催促，只像父亲当年待我那样，在
儿子疲惫时给予鼓励，迷茫时指明方向，深夜
递上一杯热牛奶，考试失意时说一句“坚持
住，向前走”。

我搀扶着日渐老去的父亲，如当年他搀
扶年幼的我；我守护着前行的儿子，就像当年
父亲守护着成长的我。原来人的一生，都在
搀扶与被搀扶中前行。父母搀我们长大，我
们扶父母终老，再陪着孩子奔赴远方。

搀扶是掌心传递
的温度，是言语蕴含的
力量，是血脉里绵延不
绝的爱。病房外夜色
渐深，父亲已安然入
睡。我守在床边，心中
温暖而安宁。

搀扶

无量溪的名字，太能惹
人遐想了。它自带几分禅
意、几缕道风，让人不由得联
想到太极洞内天然成形的太
极图岩壁，还有太上老君云
游至此化石留容的古老传
说；它更满载诗性，让人想到
古人描写清溪之美的诗句：

“溪水绿逶迤”“溪边照影行”
“桃花满溪水似镜”“一溪流
水一溪月”等等。

未到广德之前，我一直
误以为穿城而过的河流，是
水阳江的最大支流、广德市
第一大河流桐汭河。桐汭
河由桐水（源于泰山西麓）
和汭水（源于泰山东麓）汇
合而成。桐汭之名最早见
于《左传·哀公十五年》：“楚
子西、子期伐吴，及桐汭”。
自古以来，桐汭就是广德最
古老的称谓。直到亲身至
此我才知晓，真正穿流广德
城区、朝夕相伴这座城的，
是无量溪。

我专程来赴无量溪之
约。清晨的滨河公园，清净
又热闹。我径直穿过公园景致，走到溪水岸边。
溪边矗立着一座六面七层的飞檐宝塔，黛色塔身
古朴庄重、层叠有致，令人诧异的是，整座塔身不
着一字，不留一题，无碑记，无题名。塔无名，字
无痕，就这么沉默地立在溪畔，像一位忘了自己
名字的故人，所有的故事都交给了溪水去诉说。

沿溪向北走去。无量溪，古称“星溪”。有人
说，是因夜间水面倒映满天星光；也有人说，是星
陨为石而得名——后一种说法，《广德州志》和明
代文献里均有记载。由“星溪”到“无量溪”，取的
是“星辰无量，福泽无量”寓意。这溪自卢湖出
发，蜿蜒向北再向西，曲折流淌百余里，最后与桐
汭河交汇。

溪水对岸，是游乐园，巨型摩天轮凌空而立，
远处开发区的高楼塔吊直插云霄。微红的霞光
穿透朦胧薄雾，漫洒在粼粼溪面，将碧水染成温
柔的绯色，几只白鹭，翩然掠过碧波清溪，羽翼点
水，掠起层层细碎涟漪，为静谧的晨溪添了几分
灵动。

可我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眼前的无量溪，
水是浅的，滩头裸露着，几块白石卧在浅水里，颇
合王维“荆溪白石出”的句子——可那是秋日的
萧疏，而此刻是仲夏，溪水不该如此清瘦。

正独自观望思忖，一位晨步的当地人迎面走
来，我主动微笑问好，对方也热情回应。我索性
调转脚步，与他一同向南漫步闲谈。

我询问这座古塔的名字，他告诉我这座塔
目前还没有正式命名。我又说出心中疑惑，他
打开话匣子，说无量溪源头由三条支流汇聚而
成，正常时节水量充沛，溪中最深处可达七米，
水质纯净。曾是超级铁人三项赛的游泳起点，
每一年的端午龙舟赛也在此举办。如今溪岸
正在全面升级改造，上游控水，下游拆堰，滨河
公园景观将继续向北延伸，未来的无量溪风光
会更美。

听着他热情洋溢的介绍，我内心受到一种触
动。这一刻，我似乎找到了“广德三件套”能在这
座小城“火”起来的答案：有贴心务实的建设和服
务，广德人天生热情和善、待人真诚。

据说这份善意也是有由来的。晚清时期，
这片土地遭遇五年战乱拉锯，叠加瘟疫肆虐，到
同治四年，全境人口不足六千，十室九空、满目
疮痍。而后豫、鄂、皖、浙、苏、赣等地百姓流离
迁徙而来，以豫南、鄂东居多，皆是“一担箩筐下
江南”。本地百姓无私接纳了逃难至此的异乡
先民，这份雪中送炭的恩情，被一代代广德人铭
记传承。如今的新广德人和新一代移民，又坚
守本心，传承善意，游客慕名而来，排队打卡炖
锅、购买卡旺卡奶茶与詹记桃酥时，本地志愿者
无偿为游客搬送座椅、递送茶水；接站司机得知
游客专程而来，主动减免车费；游客偶遇就餐无
门、落脚无处的窘境，淳朴的广德百姓甚至主动
邀客至家。

广德近些时候的爆红，不是仅靠几样网红
美食，真正打动人的，是一城百姓的赤诚人心。
一个个广德人，就是这座小城最棒的旅游形象
大使。

我听着，走着，停下脚步，回身望去，那条由
十六条支流汇入而成的无量溪，正静静地流淌在
晨光里，不急不缓，包容万象。那些从四面八方
汇入的支流，不就像这些从五湖四海迁来的移民
和汇聚的一条条人心吗？

再望那溪边的无名塔，忽然觉得，它就该叫
“无名塔”才对。塔无名，所以能容下所有的名
字；溪无量，所以能纳尽所有的支流。

无

量

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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